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方法
—国通信托曾靳
一、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概念理解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1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以下简称《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计算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两部分。可见，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具体包括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两个部分。一般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两个并列概念，互不包含、互不交叉，共同构成迟延履行期间利息。

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如《民法典》)所确定的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指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因迟延履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而应多支付的利息。

二、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方法

对于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的方法进行计算。有的生效法律文书并没有规定一般债务利息，则不能计算相关利息。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1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指出，“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利率是以近十年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换算成日利率得出的。”例如《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举例，2015年6月30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债务人应在三日内支付债权人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自2015年1月1日始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债务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务人于2015年9月1日清偿所有债务。一般债务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10000×0.05%×60=300（2015年7月3日至2015年8月31日共60天）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借款本金×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10000×0.0175%×60=105（2015年7月3日至2015年8月31日共60天）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实际天数=10000×0.05%×183=915（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7月2日共183天。计算至包括生效当日在内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7月2日，不是计算至法律文书生效之日的2015年6月30日）债务人应当支付的金钱债务=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利息=10000+300+105+915=11320

三、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起止时间

  （一）起始时间

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起始时间如何计算，是以法律文书签收时间，或是法律文书生效时间，还是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间？继续以上述案例进行分析。上述案例，倒推收到法律文书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生效法律文书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包括生效当日在内的三日后履行期限届满即2015年7月2日。履行期限从法律文书生效当日（2015年6月30日）起算，包括7月1日、7月2日，共三日。开始计算迟延履行期间为2015年7月3日，到2015年8月31日共60天。可见，迟延履行期间利息（包括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债务利息）起算时间主要考虑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间，履行期限届满当日不计入期内，从履行期限届满的第二天起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2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上述案例算法与该规定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时间一致。

（二）终止时间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3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可见，对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以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为止。从前面案例来看，履行当日不计入期内。对于采取划拨、提取方式履行债务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对于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方式履行债务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对于通过其他方式变价履行债务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对于一般债务利息而言，从前面《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列举的案例可见，迟延履行债务期间并未停止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也是计算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终止时间相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并没有包含一般债务利息，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两个并列但不交叉的概念，独立计算一般债务利息也不属于重复计算。 

四、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中止终结

（一）中止执行期间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3条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可见，对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而言，若由于债权人、第三人等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而中止执行，则中止执行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对于该解释未规定的一般债务利息是否也同时适用中止执行期间不计算利息的规定？《最高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关于偿还顺序分析，“这是因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不同，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只是一项执行措施，相比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较为次要。”从最高人民法院答记者问可见，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属于一项执行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督促债务人及时执行法律文书。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优先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若生效法律文书规定了一般债务利息的也优先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一般债务利息，其目的是为了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个人认为，一般债务利息并不因中止执行而中止计算，中止执行期间应当继续计算一般债务利息，无论是债权人申请而中止执行，还是被执行人申请而中止执行。

   （二）终结执行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复字第19号青海东湖旅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执行申请复议执行裁定书对于青海高院裁定确定的不予计算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三点理由如下：

   一是东湖公司提出以物抵债的相关方案，并不等于实际履行义务。青海高院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非债务消灭意义上的终结执行，其法律上的效果实际相当于中止执行。该执行程序的暂时中止并未改变被执行人未依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的状态。故确定被执行人不承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缺乏法律依据。

 

二是对于东湖公司提出的以物抵债等多种变通执行的方案，青海银行最终未予同意，是依法行使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不能将其视为青海银行的过错，并据以要求其承担迟延履行利息方面的不利后果。

三是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所带来的实际损益情况看，案涉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未拍卖成交，继而青海高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解除查封，东湖公司的资产仍得以维持且未受限制，此对于东湖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具有客观利益。 

可见，法院认为对于并非债务消灭意义上的终结执行，其法律上的效果实际相当于中止执行。对于由于被执行人原因而终结执行程序的，参照中止执行程序，继续计算终结执行程序期间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若是申请执行人原因而终结执行程序的，终结执行程序期间暂停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不停止计算一般债务利息。此外，根据《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6条规定，“执行回转程序中，原申请执行人迟延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承担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五、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基数

根据《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无需就一般债务利息计算基数展开论述，下面主要分析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

（一）律师费、公证费是否计算利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执复201号周海威等仲裁执行裁定书法院认为，“关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由于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按期自动履行义务，且本案执行证书在执行标的中已确定华泰东方公司应当向天津银行北京分行支付公证费和律师费，故该院将该两笔实现债权的费用作为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并未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对于华泰东方公司提出的实现债权费用不能作为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的异议，该院不予支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9执复16号张少辉、宁方霞民间借贷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法院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时，将律师代理费23万元作为了计算基数。从上述案例可见，法院一般会支持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实践中，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也往往由债权人先行支付，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债权，与需要向法院支付的诉讼费用无关。律师费、公证费属于“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应当纳入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基数。

   （二）诉讼费用是否计算利息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四百八十一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二）申请费；（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诉讼费用主要分三块：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相关人员费用。案件受理费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包括申请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保全措施、申请支付令、申请公示催告、申请破产等相关费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44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的免交只适用于自然人。”诉讼费用可以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是一项司法救助措施，若纳入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则是加重而不是救助。诉讼费用是向法院交纳，并不是向申请执行人交纳，也不涉及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受损，与一般债务无关。因此，不宜作为计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8条规定了不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情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0条规定，“申请费由申请人预交。但是，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执行申请费执行后交纳，破产申请费清算后交纳。”法院将申请费作为一个固定金额，既可以预交申请费，也可以执行后交纳，案件受理费也可以不交纳，则不应当计算迟延履行期间诉讼费用利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执复74-79号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厚润投资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法院认为，“关于案件受理费是否应计入‘金钱债务’，2007年4月1日施行的《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29条第1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规定，对原告胜诉的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人民法院应当将预收的诉讼费用退还原告，再由人民法院直接向被告收取。根据上述规定，诉讼费应当由法院收取，不应当计入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基数。同理，财产保全费用亦应由法院收取，广州中院将案件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认定为厚润公司对建文公司的金钱义务不当，应予纠正。厚润公司关于诉讼费、保全费不应作为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基数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清偿顺序

   （一）先本后息原则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解释》第4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个人认为，该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先本后息原则，即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的包括一般债务利息在内的金钱债务，后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之前的《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规定的并还原则不再适用。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不同，计收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属于一项执行措施。在法院执行措施与债权人利益权衡中，该司法解释倾向于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即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优先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二）约定优先原则

根据先本后息原则，主要是规定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其他金钱债务的清偿顺序。对于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实现债权费用、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而言，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当最后清偿。

对于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实现债权费用如何清偿，应当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1条规定。该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对于一般债务利息与本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之间的清偿顺序，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则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清偿顺序，遵守约定优先原则。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在约定范围，属于最后清偿顺序。

